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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池莉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转型

张红红
(盐城市教育局，江苏盐城224001)

摘要：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创作精神在不断分化，作家们逐渐从一种“共同的话语”世界中

分离出来。池莉在分化中确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实现了创作的转型。这种转型表现在三个方

面：题材重·p的转移、叙事模式的嬗变、女性意识的彰显。转型后的池莉走向了成熟，形成了自

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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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这个名字是伴随着《烦恼人生》、《太阳

出世》、《不谈爱情》在80年代后期的出现才被熟

知和广泛接受的，是这些作品非同寻常的意识倾

向、文化意味及审美特征将池莉从她自己的创作

历史和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大背景中凸显出来，受

到了大家特别的关注。盛名之下的池莉没让喜爱

她的人失望，在90年代，池莉的小说创作在数量

和影响力上都是惊人的。随着她创作手法的日趋

成熟和她在文坛上地位的日渐巩固，她积极寻求

和挖掘在创作上的突破和创新。如果将池莉90

年代的作品与她80年代以《烦恼人生》为代表的

一组作品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新写实这片

沃土上积极的探索与转变。

一、题材重心的转移

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发

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发了许多前

所未有的社会人生问题。中国文坛的创作精神不

断分化，文学对于社会生活发展的回应，有各种不

同的表现。池莉在这个时期的题材重心，发生战

略性转移。

在这之前，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是池莉小说取

材的主要着眼点。她所选择的是那种在街上一抓

一大把的普通老百姓，如：陆武桥、猫子、赵胜天、

印家厚等等；她选择的生活场景是极普通不过的

“吉庆街”、“花楼街”、“江汉大桥”等等；小说写

的是平常生活中的：吃喝穿戴、娶妻生子：吵架斗

嘴等等细碎的家长里短。比如说《太阳出世》，整

部小说三万余字，写的是一对年轻夫妻从结婚前

的“小混混”到赵胜天求上进“想去考成人高考”

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非就是写了孩子怎

么出世，他们怎么给孩子喂奶换尿布等等一系列

生活琐碎。再比如《烦恼人生》用了三万字写一

个现代技术工人的一天，从早上起床写到晚上睡

下。小说把一个工人一天所可能去的地方都写到

了，细致的笔触直达了印家厚的一举一动，“上厕

所”、“挤班车”、“乘船”、“迟到”、“开会”、“募捐”

⋯⋯所以有人说池莉“醉心于宁静的没有变化的

生活”11I。对于波光云谲的商海人生，很长时间

不曾涉笔。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屑涉笔，不敢涉

笔。只因她所熟悉的城市工薪阶层，是经济转轨

中起步最晚，行动最慢的一批人。她周边的环境，

迟迟未给她足够的素材。于是，她的创作的“转

轨”，相应地晚了一些。

从《化蛹成蝶》、《午夜起舞》、《汉口永远的浪

漫》、《云破处》、《来来往往》、《不要和陌隹人说

话》、《小姐你早》、《致无尽岁月》等作品可以看

出，池莉的题材重心，正在发生战略性转移。与前

阶段的艺术处理上有意淡化或不刻意强凋背景闪

素(如《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烦恼人生》)不

同，这些作品却一无例外都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时

代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今时代的改革开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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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以为你是谁》的背景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

经济转轨；《化蛹为蝶》和《午夜起舞》、《来来往

往》的背景又显然是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所构造

的特定环境。确立这样的背景，让她笔下的人物

置身于我们这个时代和城乡社会的种种欲望与诱

惑中。
’

池莉80年代“人生”系列小说倾向与强调人

的现实存在的“受动性”。《烦恼人生》中的印家

厚的知足能忍，随欲而安，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些

作品中的人物更倾向于接受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

限制，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自然本性”做他们所

爱做的和能做的事情，但却能在受动的人生中通

过自我体验去求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和平衡。他们

因而时常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儒家所说的“怨而不

怒”的处于中和状态的性格特征。

池莉90年代的作品写的仍是世俗生活，但创

作中开始注重表现人的能动性，更注重描写人在

现实生存中的积极能动的生活追求，她笔下的人

物一改印家厚们的知足能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

度。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印家厚们那样仅仅依靠

自我体验去获得对幸福的心理感受，而是充满着

饱胀的人生欲望，要现实地抓住幸福的每一个真

实的瞬间，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欲望最大限度地得

到满足。这些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又常

常显得野心勃勃和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困难，勇

于冒险，在金钱和美色方面都能获得现实的成功，

他们因此显得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他们是时代的

弄潮儿。在他们身上，“怨而不怒”的中和精神已

经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发扬韬厉的棱角。

《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工人陆武桥由于生活的困

境，不惜停薪留职承包居委会的餐馆；《化蛹为

蝶》中孤JL／b丁抓住一个偶然的人生机遇，驰骋

商海。《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午夜起舞》中的

王建国都是机关干部，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毅然决然下海经营。所有这些

人生改变都是因为生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环境中。

设若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这些人物即使有再强

的从商欲望：也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内在冲动。

池莉90年代之后作品充分地显示了人与环境的

这种依附关系。而且，在这些作品中，池莉也确实

让她笔下的人物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他们各自追求

的人生目标，尤其是金钱和爱情这两种幸福的标

志。陆武桥不但通过承包餐馆挣得了一份可观的

家业，还赢得了一个女博士的爱情；康伟业虽然在
·40·

事业成功之后的个人感情方面一再受挫，但毕竟

也经历过婚姻生活的甜蜜。池莉正是通过描写这

些人物的人生追求及其在事业爱情上所获得的成

功，肯定了我们这个充满物质追求的社会生活中

人们对世俗生活幸福的积极追求。正因为如此，

池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充满着一种勃勃生

气，笔下的生活总是充满着一种诱人的光彩。与

那种在物质文明尚未发达的时代就高张反物质大

旗，在人生欲望尚未来得及展开的时期就反欲望

的作品相比，池莉这些作品更具有现实意义。通

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清楚看到池莉小说创作在题材

选择上的转型：从琐碎困窘的俗世中将镜头聚焦

于以经济关系为背景的生活中来，并对生活之变，

个体之变及家庭爱情冲突进行挖掘。

二、叙事模式的嬗变 。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崇尚革命启蒙，热衷于

营构宏大史诗，致力于对时代英雄和理想的讴歌。

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新写实中坚力量的池

莉连同其他“同志者”在叙事模式上对传统现实

主义与先锋文学进行了反叛。他们在书写生活时

采用民间对话，担当民间话语的转述者；以民间的

意识去感悟、体味、咀嚼生活，让生存本身的艰难

’困苦浮出水面，显露人世。池莉曾说过：“许多有

经验的作家们告诉我们小说就是写生活的横截

面，这种教诲常伴着无数名著的出处，当然是正确

的。”【副这里说的就是传统小说创作理论中的

“横截面”的理论。长久以来小说的创作便延续

着这么一条路子走了下来，力争用有限的文字写

生活的一个侧面，一个小片段，表现生活的深意。

而池莉的小说创作走的是一条新路子。她的小说

没有再写生活的一个横截面，而更像是一种流体·

的结构，这种结构被称为“生活流”。我们无法在

《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作品中找到情节的戏

剧化，情节模式变成了以自然时间为序的纷繁扁

平的日常生活，并且环环相扣，因果相应。而这种

“生活流”的结构方式，不仅仅只是表现在小说的

大的时间构成形式上，更表现在小说构成故事的

那种反传统的，非戏剧性的结构上。中国传统小

说创作，受古典小说的影响很深，有着“开端一发

展一高潮一结局”这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讲究用

矛盾冲突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池莉小说这种

“生活流”式的结构不同。她完全不用或是避免

使用那些会使小说看起来比较吃力或是根据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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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绪来结构或是比较陌生化的手法，比如说倒

叙或是插叙，或是根据作者的思绪来结构或是打

乱一个故事。也许池莉认为那是一种匠气，因为

她认为“只有生活是冷阴无情的”，“我愿意像一

只猎犬那样警惕地注视着生活。我反反复复做着

一件事情，用汉字在稿纸上重建仿真的想象空

间州3I。池莉的小说努力依照时间的流程叙事，

尽力将故事处理成粗砺鲜活的生活流。或许，也

正是如此，许多普通读者才被其小说中那种几乎

与真实生活完全一致的细节、人物行为、生存环境

甚至那种涌动的生活流所打动。池莉还采用了近

距离或无距离的视角，将一个个普通人在日益商

品化的社会中的物质世界的不如意，精神世界的

压抑、苦闷，纳入其小说的表现空间，将社会和人

的物质和精神的零散化投影为文学的零散化的风

景。她借助零度感情的后现代方式把罩在普通人

头上的神圣光环驱散，还原生活的本真状态，直抵

生活的内在，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相对

抗，以日常自在的方式解释存在的意义。

然而，虽然池莉早期小说创作在表达人的生

存问题时开拓了一条新路，可是平实的世俗价值

观念和对理想的摒弃，对环境的一味退却又显然

不是池莉所追求的精神品位；零度的创作状态也

将使作品人物停留在表层状态，缩小表达的空间。

于是，池莉选择了变通。

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池莉在叙事形式上有

所转变【4J。偶然性，戏剧性情节的大量运用使这

一时期池莉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智性色彩。小说仍

然带有极强的写实特征，但又明显地区别于80年

代作品。小说在局部保持生活流的情况下，更倾

向于一个充满悬念的故事。在《云破处》中，池莉

将故事围绕金祥和曾善美一对夫妇展开。它讲述

的不再是为了生计所逼，为环境所迫，终日在物质

和精神的两极空间中游移不定的小人物的故事。

《云破处》讲述的是一个连环谋杀案件，小说的故

事情节并不复杂，线索也比较单一，但是作者在写

作中则丝毫不给人以单调平板之感。作者精于组

织细节，她把男人与女人的狡辩和机智，躲避与

追踪，心理与肉体的矛盾冲突聚合在一起。既在

人物的行动中推动矛盾的发展，又抑制矛盾的直

线上升，使矛盾和冲突渐渐进入高潮。同时，作者

也巧于设置悬念。比如，为什么曾善美结婚十五

年一直不能生育?为什么曾善美在聚会以后性情

大变?为什么她要苦苦追究金祥的过去经历?为

什么她要揭开自己难以启齿的疮疤?为什么她要

奋不顾身地激怒金祥?这一连串的悬念使故事情

节一波三折，层层推进。在不断地设疑和逐步释

疑过程中，读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知后事如何

的欲望，充分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样的叙

事结构和叙事方式，明显不同于池莉以往的创作

手法。在以往的作品中，池莉大多描写平民社会

中的世俗生活，一般都是把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

加以故事化的组合，叙写小人物生活中的小波细

浪。作品虽不乏对立与冲突，也有牵动人心的情

节，但几乎没有高潮，情节发展缓慢，有时情节的

进程如生活本身一样零乱而无序垆J。

在叙述立场及目的指向方面，池莉90年代的

作品也有所转变。其实，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

就好》开始，池莉已经着意于以知识分子的立场

从琐碎表述转入带有哲学意味的表达，从平庸的

生活的生存状态中发掘诗意。而1994年的《绿水

长流》和1995年的《化蛹为蝶》，池莉更加“形而

上”，一改面目地在作品中加重理性色彩的投入。

如她自己所言，“我的文学将以虚幻的爱情为主

题之一”。由“不谈爱情”到“拆穿爱情”，即开始

了她小说创作的变更的目的性，“拆穿虚幻爱情”

的进步，表明池莉已经从对消极状态的所谓真实

“零度情感”的再现，走向一种对热情和理解的呼

唤，走向了对作品的直接干预。《化蛹为蝶》中，

尽管制作的粗糙随处可见，但她故事叙事节奏和

风格已与前大相径庭，即从琐碎的生活流的呈现

转人极富跳跃性的梗概叙述，她那出色的真实而

琐碎的再现已经退却得一千二净，奔向那个与现

实相距遥远的理性之颠，加深思辩力度。在《黑

鸽子》中，庄严对马腾跃说起自己当年的恋情：

“那些日子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歌德的《少年维持

之烦恼》，当然，这种书现在是没人看了，太古典

了，现代人谁还耐烦看它。”这里将“过去”与“现

在”作对比，给人以鲜明的社会变更感。但暗示

出社会没有方向的漂移感。我们可以说池莉已经

在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的畸变性，社会没有方向的

漂移，或者，我们可以说池莉已经在思考一些关于

人生的哲学问题，更趋于厚重与成熟了。

池莉的语言叙述语言也有变化。新的池莉叙

事语言是一种文人气与市民气相杂的语言，文明

又略显张扬。在笔力较弱时它往往会铺张得一发

不可收拾，但伸缩性极强，随着笔力的纯粹，语句

间会出现意蕴深厚的空间，其表现之一便是：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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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单词、单句的表达力度甚至超过了长句、复旬。

在《致无尽的岁月》中，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

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一摇，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

速度是飞。”结尾处又呼应道：“十几年的岁月在

他和我之间倏忽地就过去了!如旷野的灰色野兔

在奔跑。”池莉是在借时间的流速喟叹萌动青春

的一去不回。这样的情感流泻通篇可见，使小说

蒙上了一种诗韵。 一．

三、女性意识的彰显

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多数女作家几乎都是凭

借表现爱情或个人感情而登上文坛，她们或是写

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

的》)，或者展现了叛逆的思想、内心(丁玲《沙菲

女士的日记》、陈染《与往事干杯》)。女作家们的

笔下不是如诗如画地描写爱情，就是如梦如幻地

向往着爱情，或是大胆披露女性深层的内心体验。

池莉特别实在，不似惯常的爱做梦的女人，似乎也

没有文学女性的梦幻时期。她一登上文坛就以凝

重写实的风格，表现了艰难的生活现状里爱情被

淹没，表现了活着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她只谈活

着而不谈爱情，淡化诗意而强调真实，她回避极其

个人的内心情感的流露，而特别关注社会的人生

际遇№j。大概正是以上种种，让我们对池莉小说

形成了一种误读。那就是我们忽略了池莉的女性

意识在其作品中自然的潜性的显现。其实，池莉

作品中女性意识正是循着缺乏诗意与爱情神话的

婚姻场景中女性形象的成长以及两性关系的变更

得以体现的，并通过对两性关系由不平衡到平衡

的温和的审视，使女性意识逐渐明晰起来。

8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池莉给笔下的女性太

多的认同和过分的宽容，未做出唤醒她们的内在

生命潜能和精神意识的觉醒的努力。《烦恼人

生》中印家厚老婆的全部烦恼聚焦于一系列的极

为现实的问题上，感情的渴求则被覆盖于现实打

算之下。《太阳出世》中的李小兰因为孩子诞生

感觉太阳升起，实现了从少女到母亲的角色的跨

越。在《你是一条河》中，作家的笔力重在表现寡

妇辣辣怎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主动顺应而不断调

整自己的性爱角色，无论与粮店老李有染，还是与

医院朱老头的纠缠，还是始终拒斥无用书生小叔

子的浪漫求爱，无一不是出于生存的考虑。辣辣

未尝没有对于情感的渴求，但生存的艰难湮灭了

一切。小说中富有意味的是，对母亲的作为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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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冬儿在自己做了母亲后，终于体谅了母亲。

这也是一种认同，对现实的认同。同样，李小兰在

经历了一次太阳出世般的更生之后，庸常世俗的

日子便占据了她的全部视野和感情空间。极为狭

隘地以现实利益为价值标准的满足方式，使她们

停留于物质贫困精神更贫困的生存状态。正是因

为作者给这样女性太多的认同和宽容，她早期创

作中的女性意识并不清晰。

90年代以后，池莉逐渐把自己的创作心态调

适到与女性主义观点可衔接的位置，开始了独具

个性的小说书写。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表现在告

别传统女性形象上。小说《一去永不回》把年轻

女性在恋爱中的自私与果敢演绎到了极致，彻底

否定了传统女性在爱情上的含蓄与羞涩。小说近

乎直白地讲述着一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孩，

爱上了与自己地位不相配的青工，在被父母阻碍

后，不得不外出学习，但在精神上与家庭割裂。归

来后得知青工已结婚，并没有像传统女性那样哀

叹着做一名认命的怨妇，而是设计让这名青工侵

犯自己，使其以强奸未遂罪入狱。在青工因此失

去妻子后，她坦然地等他出狱，并嫁给了他。女主

人公出现时美丽、善良、纯真，但是在经历了感情

的伤害后，她立刻撕破文化的外衣显露出女性本

能的冷酷与自私。而在《小姐，你早》中，池莉又

把一个高级知识女性世俗的一面剥露出来：当她

，撞见了丈夫的外遇后，知识女性的优雅与智慧消

失殆尽，她当众辱骂丈夫并抖落出他的所有缺陷，

最后又与两位同样被男人伤害过的女人联手彻底

制服了这个背叛她的男人，扑人读者视野的是一

个由可怜可悲的角色迅速向无情报复过渡的捍卫

自己尊严的女性形象。在小说《云破处》中，池莉

将一个“杀夫”的故事安放在一个模范妻子身上，

使我们看到一个文明而又正常的“核心家庭秩

序”竟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体面成功的

男人是一名少年投毒杀人犯，贞洁贤淑的妻子是

一个乱伦的女子。最后女主人公以女性的仇恨结

束了男人的无罪恶感，无良知的生命。这是一次

以撕裂彼此的身心为代价的行动，是对男性侵犯

性本能的彻底批判。

池莉并不是女权意识很强的作家，但她90年

代的小说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浓郁的女性意识。她

试图通过笔下的女性形象，去颠覆男权社会。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是《你以为你是谁》。小说

的男主人公陆武桥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成功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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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清晰明白在理顺了事业家庭中的一切矛盾，

正在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绘制完美的图画时，他所

挚爱的女人给了他致命一击。在从容不迫在享受

了一天中国式的婚姻生活后，她平平静静地告诉

陆武桥：“我们方才的一个白天和夜晚已经完了

我们俩的一生。那就是我俩今后的日子，再好也

好不过它们了。可我不能一辈子都这么过，我会

很快厌倦的，你会很快习以为常的。”接下来作者

精心地描绘了陆武桥这个“强大”的男人的倒塌：

“听到这里，陆武桥如梦初醒，但身心如泥委地，

只有泪水慢慢地溢出眼眶。”三天后人们找到他

时，“陆武桥一个人衣着整齐地躺在床上，已经气

息奄奄，不省人事。”这种对习惯主宰一切，操纵

一切的“男子汉”的形象的否定在池莉九十年代

以后作品中占据很大比例。作为一名女作家，池

莉总是力图表现女性从根本上摆脱对男性的依

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展示现代女性极

富目的性的行为来粉碎男人的权威。在《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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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ovelistic Transition of Chi Li in Realistic Period

ZHANG Hong·-hong

(Education Bureau of Yaneheng，Jiangsu Yaneheng 22400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990s，the creation spirit of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 is splitting up constantly，the m-ltem separate out from

a kind of”conllnon words”in the world gmdually．Chi Li has confirmed her o帅creation road in splitting叩，and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that is created．This kind of transition behaves in three aspects：narrating of the center of the subject matter，reflecting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mode，women§consciousness of transformation，Chi Li moves to maturity after making the transition

and has formed her own style．

Keywords：Chi u§novel；transition of creation；subject matter；narrative mode；womcnb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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